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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台灣並非聯合國會員國，參加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議，需透過具有諮詢地位的非政府組織報名才能參加。所以在去（94）年底個人及孟處長藹倫即接受具有諮詢地位的「國際世界和平婦女會台灣分會」林理事長理俐之推薦加入世界和平婦女會，成為正式會員，並透過這個組織的台灣分會報名參加2006年聯合國csw會議及其週邊會議。之後，為增加台灣曝光於聯合國的機會，遂與尤律師美女洽談，於周邊會議合作發表「我國婦女團體與政府如何合作創造兩性平等工作環境和增強女性在工作領域之參與能力」，由個人準備勞委會相關資料及vcd剪輯，由尤律師美女進行簡報並播放影片。此次會議從2月27日到3月10日召開，本篇報告將分三部分敘述：一、介紹CSW會議；二、參加會議之經驗及心得分享；三、國際經驗與本土接軌。

貮、CSW（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的起源、目的與貢獻

    今年聯合國第50屆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與非政府組織的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是從2月27日到3月10日召開，2月26日則有非營利組織的諮詢會議行程。在2月26日上午的NGO諮詢座談會議中，聯合國社經會提升婦女（地位）部（Divis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主任Carolyn Hannan,以「回顧過去CSW50年的成就」做專題演講，讓我更統整地認識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的成立經過與多年來的成就。

    聯合國CSW在1946年成立，設置在聯合國社經委員會下的高階會議，召開過49次會議，引領著聯合國促進世界婦女地位提升的工作。CSW成立有以下幾個功能，第一提升婦女在政治、經濟、公民、社會和教育領域的婦女人權向聯合國經社會做建議，第二是對緊急問題需要立即性婦女人權的關注，向聯合國做建議，第三可向聯合國經社會和秘書長提出政策主張，第四檢視世界婦女會議決議的實踐情形。CSW是以政策制定為成立的宗旨及促進和監督性別主流化之實踐為主要目的，並未被賦予調查歧視事件的權利，也未被賦予採取性別平等行動策略的權威，但在建構反對一切形式之婦女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的工作上頗有成就，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81個國家簽署，而此條約的議定書在1999年由聯合國大會通過，76國目前已提供女性人權事件國際補救的途徑，說明各國政府對該條款的重視。此外，過去十年CSW已經對北京行動綱領的12個領域在每年的年會中做系統檢視，同時也接受各種建議以促實踐。聯合國婦女部（Divis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也已準備編撰寫1996年到2005年CSW所採用的12個關鍵領域議定書。從Carolyn Hannan的演講發現，CSW對聯合國的關鍵影響有兩個，一個是奠定聯合國的三個工作基石—人權、發展與安全，另一個是積極影響聯合國在性別平等和女性賦權扮演關鍵角色。過去60年來，CSW提供許多重要的政治論壇，NGO也有許多的參與，包括參與每年的CSW會議、還對各國政府或是對聯合國進行倡導和遊說，也就是CSW會議提供了婦女組織擴展參與的平台，也提供婦女向聯合國婦女工作的發聲機會，近年來因著NGO的參與和投入，CSW功能有相當大的改變，Carolyn Hannan相當肯定這種官方組織與民間組織的『夥伴關係』，並認為CSW未來在提供全球性互動與對話的機會角色上，應該強化各國GO與NGO夥伴關係體系之間經驗的交流與概念的激盪，各國典範實例相互學習，這是潮流，也是挑戰。

参、參加會議之經驗與分享

此次會議主題為「Enhanced participation of women and development: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taking into account, inter alia,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health and work」每天聯合國會場內外皆有十數場官方與非官方會議、座談會、工作坊同時進行，故個人在出國前即透過聯合國網站查看已註冊報名成功的場邊會議資料，以掌握出國期間的行程安排。本次議題涉及教育、健康及工作，內容多元且豐富，但因個人時間有限，僅能選擇參加與本會業務相關（工作議題）之討論為原則，以下將逐場說明參加會議之內容。此次會議自2月26日NGO的諮詢會議開場，除Carolyn Hannan講述CSW過去的成就與貢獻外，接下來由Charlotte Bunch(phD Founder of Center for Women’s Leadership)談聯合國的組織改造，她認為過去UN並未把性別議題核心化，希望非營利組織推動並發揮更多的功能，推動在聯合國組織中建構更大的性別提升機制，她也認為性別主流化推行至今只是概念啟動，在各國仍未落實與成功，許多國家仍然沒有運作的機制。最後來自泰國的Amy Mazar提出提升婦女的參與和領導的三個策略：一是能力建構、二是網絡連結、三是性別敏感的制度化政策與方案以及推動的機制。

下午個人與本會孟處長藹倫、台灣大學社工系系主任王教授麗容參加了以「工作」為主題的小組討論，會中討論婦女勞動的幾個重要問題，失業、職業性別隔離、性別歧視及新女性移民勞動問題。在分享最佳典範（good practices）時，我們將台灣在政策、立法與行政中為女性外籍勞工的工作權保障做了什麼及救助型協助有哪些，做了不錯的行銷，主持人最後還以我們的例子當成引發討論的架構。會後主持人國際自由工聯(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UN的代表Gemma Adaba女士還邀請我們參加國際自由工聯於3月6日舉辦的「The Situation of Women Migrant Workers-Asserting Rights Combating Exploitation」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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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7日上午是會議的開幕式，同時間本人與尤律師美女也參加了世界和平婦女會（Women’s Federation for World Peace Internation，簡稱WFWPI）與台灣和平婦女會共同舉辦的「Creating an environment for women’s paticipation」座談會，會中共同發表一篇「創造兩性平等工作環境和增強女性在工作領域之參與」（Creating a Gender Equal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Empowering Women in Labor Market），把台灣婦女團體如何與政府共同推動兩性工作平等立法，及政府如何透過勞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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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多元就業方案、青輔會的飛雁專案建

構民間團體與政府部門間促進就業之合作

夥伴關係，恰與前一日聯合國婦女部主任

Carolyn Hannan所提出CSW未來應該強化各國GO與NGO夥伴關係體系之間經驗的交流與概念的激盪的訴求相互呼應。同一場座談會台灣大學社工系主任王麗容教授則以女性勞動參與為題，提出女性勞動參與的重要策略：減少職業隔離、提昇女性主管機會、強化女性參與機會和資源及提出女性工作與家庭的平衡政策。參與這一場次的人數相當踴躍，讓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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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在國際發聲，對提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相

當有意義，同時，對吸收他人的建議作為『國

際接軌與落實本土』的經驗，也是台灣走出去

重要的課題。

2月28日個人選擇參加CSW舉辦的專題演講，會中邀請Evy Messell（Director, Bureau for Gender Equality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演講，內容最主要在談全球化的趨勢下，各國應創造一個有利的政策和特別方案以促進「包容性」、「公平性」的工作環境，包括工作職場基本權利保障及社會保障，並為處於非正式經濟體系中的貧窮婦女說話，竭力遏止貧富兩極化的速度。

    3月1日參加由Simply Help Foundation 主辦一場「女性移工組織的經驗與挑戰」論壇，會中由菲律賓關懷教師聯盟的主席Flora Arellano、國際教育（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成員Primitiva B. Abad 、從事移工服務15年的美籍神職人員Sr.Mary Wendeln以及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顧玉玲分別從不同角度談移工政策及現象。Flor首先說明菲律賓輸出移工的政策來自政府對經濟發展的無能及失業率居高不下，上百萬的菲律賓人不得不跨國移動求生存，Primitiva接著舉例說明菲律賓移工在世界各國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呼籲應建立跨國一致的勞動標準。我國顧玉玲則以個案指出台灣的外勞不能任意移轉雇主的政策應修訂，以保障外勞人權。最後Sr.Mary 則說明美國目前有1100萬的無證外勞，而移民法卻一再削減移民福利，他同時強調人權是普世價值，移工不應受到政策歧視。這一場討論會與談者是以批判性的角度談政府的政策，有來自會場呼應應成立跨國勞工團結的聲音，也有現場質疑發表者發表內容的嚴謹度，並追問輸出國的政府及NGO為他們的勞工權益保障做了什麼事？這段期間在聯合國會場外各種團體各種聲音多元呈現，同樣以人權為出發，每人的批判切入點論述是會有差異。聯合國場內會議也適時會對場外會議之訴求加以回應，這讓個人體認公部門所有的政策與措施必須有隨時接受NGO及人民監督與挑戰的準備，這是民主社會的常態。

    3月2日台灣自己有另一場panel，主題是「Empowering and enh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deprived women : policy ,program, and strategies」，會中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徐遵慈以各項數據分析「全球化對女性的衝擊」及紐約大學教授Shiew ping Ma發表的「校園性騷擾權益覺醒與法制檢視案例分析」，都讓我印象深刻。發現本會在研擬婦女相關勞動政策時，缺少對於全球化影響的探討與連結，此部分是本會應該加強者。此外在性騷擾防治的法制面上，台灣在兩性工作平等法及性騷擾防治法通過後，相形之下齊備很多，但在喚起女性權益覺醒的部分則仍有待加強。

    3月 6日則參加前面述及的由國際自由工聯舉辦的「The Situation of Women Migrant Workers-Asserting Rights Combating Exploitation」座談會。

值得一提的是國際自由工聯(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在絕大部分為婦女團體參與的會議中，是唯一純粹的勞工團體，他們組織對於婦女勞動議題的關注相當投入，尤其是對於移工的問題，他們還認為全球化對勞工的衝擊已形成相當大的問題，這個議題應提到今年9月聯合國社會經濟委員會議上討論。這次因為是與台灣來自分屬10不同INGO的婦女團體一起參加會議，所以我看到台灣婦女團體在會場非常努力的和INGO互動與接觸，以爭取支持台灣在聯合國的發聲機會，國際自由工聯已在CSW活動多年，並且是具聯合國諮詢地位的INGO，我國全國總工會為其會員之一，日後政府除應推動我國另一全國性工會--全國產業總工會亦加入會員外，並應獎助工會逐年推派優秀勞工參與此類國際會議，並籌組討論會發表相關論文，除可增加台灣工會與INGO的連結外，更增加台灣經驗的傳播機會。

    基於個人對於性別預算的興趣，故3月7日選擇參加聯合國會場內一場討論性別預算的座談會，會中邀請Mrs Anna（Committee on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and Men）談性別預算（Gender budgeting），他指出在預算編列的過程要引入性別的觀點，性別預算（gender budgeting）是一個重要的工具，他可以衡量公共政策對於不同性別公民的衝擊，據以調整國家的歲入及支出，以確保男性與女性的需求及優先考慮的事在預算編列的過程中都可被公平的考慮到，以降低男性和女性社會經濟水準不平等的情形。此外，他還提到政府不必刻意去區分哪些是女性的預算，只要能停止一些性別盲（gender-blind）的預算，不是故意造成像以前一樣或更多男女不平等的損害那就夠了。

    同一場Ms Marta Requena（Head of the Division for Equality between Women and Men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uman Rights COUNCIL OF EUROPE）則發表「Gender Budgeting in Europe」為性別預算下定義，並說明如何建立性別預算的過程、方法論及如何運用。性別預算已成為歐洲理事會會員國及歐洲理事會本身在預算編列過程很習慣使用且盡可能使用的工具。

    此外，開會期間每天早上9:00到10:00都由NGO辦理例行briefing，會中主席會將前一日場內外有何重要決議在會中做簡報，3月7日briefing即預告， 3月8日國際婦女節，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將蒞會演講，希望各位與會者在3月8日當天穿黑色衣服，別上50/50的標章，向安南表達強烈訴求，希望聯合國帶頭在其組織中參與決策者，男女比例應達50:50。

3月8日安南在談話中以「婦女參與決策—迎接挑戰創造變革」為題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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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在決策中的角色對提昇與提高全世界

婦女地位及全人類進步具有核心意義。安

南也特別提醒，在一些國家，婦女決策者

人數的增加並不是自然發生的。相反，往

往必須要通過一些機制，例如性別指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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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額制度、政黨承諾及持續動員才得以實

現。因任期屆滿，即將離開聯合國秘書長

一職的安南並說「世界已經為女性擔任聯

合國秘書長做好準備（但他又說：我的一

些男性同事會把我殺了，不過那也無所謂）」，立刻獲得滿堂彩。

    此外，3月3日晚上由我國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辦理歡迎酒會，由婦女團體邀請各INGO的領袖參加酒會，同一天晚上則由婦女團體辦理一場僑界座談。3/7號晚上則由婦女團體邀請NGO/CSW/NY執行委員會的重要幹部如主席Jackie Shapiro、秘書Sharon Altendorf、財務長Weishan Huang、前主席Bani Dugal等晚宴，目的皆在加強與國際非營利組織的聯結。

肆、國際經驗與本土接軌

    參加這次會議，對個人觀念有以下的啟發：

1、 當很多國家還在討論如何降低婦女因生育而死亡的比例、如何讓女童有公平的受教機會，及非洲國家報告她們有一些部落丈夫死亡妻子在守喪期間必須喝其屍水，隨後伴隨著社會的輿論壓力也必須自我結束生命，還有回教國家婦女因爭取政治參與被絞死或亂石打死的簡報畫面（在參加與工作議題有關的座談會之餘也會選擇參加幾場其他議題座談會），都讓我對於去（2005）年CSW「部長會議成果文件書」中揭示的「婦女的進步就是全人類的進步」真正意函有很深刻的體認。

2、 我國近幾年在促進兩性工作平權的努力及法令制度的建立有顯著的進步，社會上公然明目張膽性別歧視的問題將漸漸消失，但取而代之的會是「性別盲」（缺乏性別意識）的問題。政府如果缺乏性別意識，在婦女的施政上無法依使用者的需求規劃、設計各項措施，將嚴重影響法令的落實及成效，其政策執行結果是不實用，最後將無人問津，徒浪費公帑，這是我們在制定婦女勞動政策或措施以落實相關法令時應注意的問題。所以聯合國要求其會員國在法令訂定、資源分配要有性別觀點及弱勢關懷，始符合政府為人民存在的理念，政府未來將面臨社會的挑戰（無論是來自人民或婦女團體的要求抑或國際競爭），身為公務員，應該對自己有這樣的自許。

3、 婦女團體常常監督政府要有性別主流化的觀念，在預算方面要求各部會提供到底編列了多少有關婦女預算的資料，來衡量政府是否重視婦女業務。個人心中一直存有疑問，政府的施政怎麼可能劃分出男性和女性，比如就業促進的預算，一定是全民受惠，此筆預算要怎麼去算出有多少是用在女性？這次參加會議聽到兩場有關性別預算的報告，解答了心中的疑惑。真正有性別觀點的性別預算並不是刻意把女性的預算編列出來或算出來（這一點婦女團體在監督上容或有些許錯誤），而是政府部門在形成政策或策略及編列婦女業務相關預算時，應站在婦女的需求立場做到貼心的設計，讓預算的運用達到最高的效率。舉本會幾個例子來說，我們要花在托育、育兒留職停薪或是否發放育兒津貼的錢，要考量婦女對這方面的需求是什麼，本會補助事業單位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有沒有減輕婦女托育的負擔、育兒留職停薪制度怎麼設計才能讓婦女（或想要育兒留職停薪的男性）放心去申請，留職停薪期間補助社會保險費用是否有助於這個制度的落實，如果答案是否定，且會去用的人很少，那政府的措施就是不實用的，編列的預算只是浪費資源而已。而國會部分，立法人員更應有性別預算的概念，把政府一些因缺乏性別意識而會導致浪費的預算找出來，善盡為人民金錢把關的責任。而婦女團體要監督的是，政府編列的預算會不會造成社會男女不平等的現象持續或加劇，並具體提出缺失所在提供政府改進。這才是「性別預算」的真義。

4、 聯合國在1995年召開第4次世界婦女大會時首次提出「性別主流化」的觀念，我國在這幾年也開始有要將性別主流化納入政策中的訴求出現。但正如Charlotte Bunch(phD Founder of Center for Women’s Leadership)的演講所言，性別主流化在各國只是觀念啟動，離真正落實還有一大段距離。我國也是同樣狀況。總統曾在94年8月總統府性別主流化諮詢顧問小組第一次會議中裁示「未來行政院應著重加強各部會在性別主流化策略的推動，以具體的性別主流化策略與方案做為評估標準。」但至今各部會還是處於「只聞樓梯響」的階段，缺乏明確的方法和工具，無法評估性別主流化在政策及措施落實的狀況，本會如能責成相關單位研究方法和建立工具，並落實在政策的執行，將能成為各部會的表率。
5、 此外，這次會議無論從一開始聯合國婦女部主任Carolyn Hannan一直到秘書長安南的演講，都一再強調「夥伴關係」的觀念，夥伴關係包括政府、民間團體、基金會、大學等。這次透過婦女團體的協助，與婦女團體一起組團參與國際會議是一個開始，本會應建立管道長期與婦女團體在婦女業務上保持接觸與合作，民間團體的活力、思考的機動、創新及其在國際非營利組織的活躍都是政府部門不可多得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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